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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我们的工作曾

连续几年在全国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

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发言，获得好评。我也

曾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优秀党务

工作者”。这些都是与党组织多年的教导

分不开的。

退而不休，发挥余热

在我离开工作岗位后，接受了市委教

育工委和市教委的任务，编辑出版《北京

高等教育史系列丛书》和《北京高等教育

丛书》两套丛书。我和高教系统的十几位

老同志不忘初心，辛勤奋斗了20年，终

于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完成了这两套

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共49本书，约4000

万字。这两套丛书弥补了北京高等教育的

空白，发挥了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同时，我还受命担任了北京教育系统关心

下一代委员会主任八年，与十位老同志一

起，尽心尽力，努力工作，被评为全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先进集体。此外，在晚年

我用退休金的节余，在首都师范大学捐赠

30万元设立了“红烛奖学金”，至今已资

助80名经济困难的师范生。2021年4月，

我又在清华大学110年校庆之际捐赠30万

元设立了校友励学金，作为向党的百周年

的献礼。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周年的今

天，我深深地感谢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

养。我虽已届耄耋之年，仍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继续奋进，永远跟党走，做一

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陈大白，1933年出生，北京市政协原

副主席，市委教育工委原书记。

在清华文科工作那些年
○李树勤（1970 届水利）

李
树
勤
学
长

李树勤，研究员，1970 年毕业于清华
大学水利系并留校任教，工学硕士。曾任
校长助理、水利系党委书记、法学院党委
书记、人文社科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人生中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经历。工

科出身的我，竟有十余年的时间是在清华

文科度过的。由于经历特殊，所以难以忘

怀。特别是我负责队伍建设、引进师资的

那些日日夜夜，至今都留下美好的回忆。

被动受命

1996年12月下旬，当我在国家高级教

育行政学院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校领导

找我谈话，告诉我，学校决定调我去文科

工作。具体职务是担任刚复建的法律学系

常务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考虑到法律学

系挂靠在人文社科学院，还同时担任人文

社科学院副院长。这确实让我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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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一惊。我在1970年从水利系毕业后，

按照学校“双肩挑”的要求，一边承担

党政工作，一边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但从

来没和文科沾过边。让我去文科，文科的

人会认为“秀才遇上兵”。我脱口而出：

“干不了！”但校领导态度坚决。根据我

多年对清华党组织的了解，争辩是没有用

的。我们这一代人早就有个口头禅，“革

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只

好表示服从。但是有言在先，我认为学校

这个决定是不合适的，学校很可能为这个

决定付出代价，我只希望在我把工作搞砸

时及时撤换我，以减少损失。

刚过一天，学校通知我，老领导何东

昌同志要找我谈话，让我马上去他家里。

我吓了一跳，我在清华学习工作几十年，

只是在会议场合见过东昌同志，他一直是

我十分敬重的老领导，但从来没有面对

面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他根本就不认

识我，怎么会突然找我谈话呢？我怀着忐

忑不安的心情到了东昌同志家里。东昌和

卓宝老师非常热情，又沏茶又端水果。东

昌老师笑咪咪地看着我，让我有点不知所

措，因为这和我平时印象中一脸严肃的东

昌老师判若两人。

坐下来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学校

派你去抓法律系的工作，这个决定是对

的。清华发展文科，发展法律，对国家对

学校非常重要，这是大局，需要派得力的

同志去抓。”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在

东昌心目中变成“得力的同志”了？赶紧

申辩说：“我对文科一窍不通，也从未关

注过文科，在学校跟我谈之前，我还不知

道清华成立了法律系。”东昌说：“相信

你能干好。不懂没关系，在干中学。1956

年清华建工程物理系，南翔让我负责，担

任系主任，我是搞机械的，根本不知道原

子弹是怎么回事，当时只有五六个人，后

来还不是办起来了？”我说：“因为那是

您，我这样的水平和能力怎么可能胜任法

律系的工作呢？”东昌睁大了他那双本来

就很大的炯炯有神的眼睛，让我感到，既

不容置疑，又充满信任和期待。这种情

景，让我终生难忘。他接着说：“办好法

律学系，关键是方向和队伍。学校会支持

你，我也会关注这件事。具体怎么做，你

要大胆去闯，要多思考。”离开东昌家，

仍有些迷惑不解。心里想，一向睿智的东

昌，这次可看走眼了。我会去努力，但努

力不等于就能干好。事已至此，也只能背

水一战了。

1 9 9 7年元月 2日，“丑媳妇见公

婆”，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的胡显章同志带

我到中央主楼10层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

与法律学系全体教师见面。总共只有7个

人：法律学系主任、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70岁高龄的王叔文先

生，刚调入清华的张铭新教授、崔建远教

授，年轻教师黄新华、王振民、施天涛、

于安。除了从经管学院调来的黄新华外，

其余6人我都不认识。胡显章同志首先宣

布了学校对我的任命并简单介绍了我的情

况。接着，王叔文先生讲话对我表示欢

迎，我也带着几分尴尬地表了个态。其余

6位教师一言不发，有几位低着头、面带

愁容。我猜测，他们可能对学校派我这样

一个外行来感到很失望。

怎么办呢？还是先花时间与大家沟通

吧。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边个别谈

心，一边做家访。因为我刚到，又没做什

么事，老师们都客客气气，但情绪普遍不

高。由于我态度诚恳，还是了解到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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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主要是两类：一是他们刚来清华时，

认为清华法律学系会很快发展起来，但没

想到在工科氛围很浓的清华，发展文科步

履维艰。时间一长，内部产生分歧，相互

之间也有了隔阂。二是初到清华，人地两

生，有些实际困难得不到解决。我去施天

涛家里时，看到他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内

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孩子已上小学

三年级，三口人还挤在一张床上。施天涛

情绪非常低落，他说，连个备课的地方都

没有，因为办公室也没地方。他爱人的工

作也一直没着落。他后悔博士毕业后选择

了清华，因此有离开清华的想法。我当即

表示请他放心，我一定帮助他解决困难。

他半信半疑地把我送出门。

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校领导作了汇

报，并与人事处和房管处进行沟通，得

到了他们的支持，决定在西北小区为施天

涛解决一套一室一厅住房，并将他爱人安

排到化学系财务科试用。几天之内，我就

通知施天涛去房管处取钥匙，并亲自陪同

他爱人去化学系报到。施天涛做梦也没想

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他有一种“老贫农

分到了土地”的感觉。老师们私下议论，

“这个李树勤还能干点实事”，开始和我

亲近起来，有什么困难也愿意和我讲，我

也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开教师会也热闹

起来。我向他们表示，我不懂法律，系里

工作要靠大家。学校派我来，就是支持大

家工作、为大家服务的。每次讨论工作，

七嘴八舌，他们都出了很多好主意，对工

作也都主动承担。法律学系的工作，开始

有了转机。

诚请马俊驹

我牢记东昌同志的嘱咐，将最主要的

精力花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坚持正确的办

学方向，关键是要有一支能够坚持正确方

向的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如果采用

一般招聘的办法，满足数量很容易，但清

华大学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

该有一流的法学学科，因此必须有一流的

师资。如何突破呢？这个问

题一直困扰着我。

一天下午，开全系教师

会讨论工作时，崔建远教授

带来一个信息：武汉大学法

学院原院长、著名民法学家

马俊驹教授已调入中国政

法大学，刚刚到京还住在招

待所里。他认为，如果能把

马老师请到清华，我们亟待

申请的民商法硕士点就好办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眼前

一亮。我们太需要有位民商

法学科的名师了！因为我还

有一个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

法学院首批硕士毕业师生合影，后排左2起：李旭、王振民、

李树勤、王保树、崔建远、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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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头的难题，那就是法律学系在没有

硕士点的情况下，在校内理工科招收了两

届共22名研究生。当时对学生讲是学民商

法，但用的招生指标是专门史方向。第一

届将于1998年毕业。学生们学的是民商

法，在用人单位实习时告诉人家也是民商

法。如果在毕业时授予学生专门史学位，

一是答辩很难通过，二是对学生和用人单

位都没法交待。但硕士点是要经国务院学

位办审批的，有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难度

非常大。我来法律学系后知道这个情况如

五雷轰顶，曾对校党委书记贺美英同志发

牢骚说：“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产’，连法律的硕士点都没有，怎么就招

了研究生？要是早告诉我，打死我也不来

法律学系！”贺美英笑着回了我一句：

“就是要让你去堵枪眼。”因此，尽快拿

下硕士点就成了当务之急。

崔建远教授提供的信息，使我捞到

了一根救命稻草。申请硕士点至少要有3

名高级职称的教师，崔建远已经是一位

名师，施天涛可以尽快晋升为副教授，

如果再有马俊驹这位名师，我们就很有

把握了。我宣布马上散会，别的事情都

不讨论了，立刻去请马俊驹教授。我和

崔建远、施天涛3人赶到昌平中国政法大

学招待所，见到了马俊驹教授后直奔主

题，请他来清华，但遭到婉拒。马老师

说：“我感谢清华对我这么看重，但应该

早说，我已奉调中国政法大学，政法大学

为我作了很多努力，解决了我全家进京问

题。很快要正式工作了，我怎么能改变主

意呢？”

我不甘心，过了两天，又搬出校党委

副书记胡显章同志带着我们以学校的名义

去请。马老师虽为清华的诚意所感动，但

仍守口如瓶。以后又接连去了几次，其中

有三次没遇到。特别是有一次，胡显章

同志和我们几个人在雨中等了两个小时也

没见到。按照胡的说法，这是“程门立

雪”，表达了清华邀马的诚意。马老师知

道这件事后感动不已，他给崔建远教授写

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对清华的诚意深表

感谢，他看得出，清华有这种精神一定能

办好法学学科，但他本人确实不能来，浪

费你们那么多时间，心里很不安，就不要

再来了。

事已至此，我们也坐下来认真地分析

了形势。感到只向马老师个人“进攻”不

行，必须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创造条件，

使他能“顺理成章”地来到清华。我们想

了两个工作途径。一个是听说马俊驹教授

的前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原院长、著名法

学家马克昌教授与他关系极为密切。如果

请马克昌教授出面做工作，可能有效。法

律学系兼职教授、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王著

谦教授是武汉大学校友，与马克昌先生很

熟。她自告奋勇，主动去做马克昌教授的

工作。结果马克昌教授旗帜鲜明地支持马

俊驹来清华，并主动做马老师和夫人曹南

屏教授的工作。马克昌教授说，政法大学

虽然需要，但他们人才很多，少了马俊驹

影响不大，而如果马俊驹来清华，从国家

层面来讲，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支

持，让我们兴奋不已。

第二个途径，必须找到一个符合组织

程序的渠道。那就是请政法大学主动放

人，因此关键是要做好政法大学的工作。

我想到了张福森老学长，他是中共中央委

员，刚从新疆调回北京，担任司法部常务

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请他帮助最合适。

事先，我又见了马俊驹老师。我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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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佩服马老师的为人，言而有信。但

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如果政

法大学应清华要求，批准你到清华工作，

你可要服从。”马老师苦笑了一下，没说

什么。

我和王振民冒昧闯到张福森家里。我

向他汇报，母校正在发展文科，要建设一

流的法学院，希望能得到司法部和他这位

老学长的支持。他说：“清华恢复法学教

育是个大事，非常好，需要什么支持尽

管说。”我说：“最紧迫的是师资队伍，

我们想请名师来清华。”他说：“没有问

题，想调谁？”我说：“马俊驹教授。”

张福森听了一愣，“什么？你们要调马俊

驹？政法大学通过司法部把他调来是有安

排的。这个难度太大。”我说：“要是难

度小，我就不找你这个老学长帮忙了。”

他看我态度坚决，沉思了一会儿，说：

“只能试试看，但一定要走正常组织程

序。清华可给司法部写一个正式报告，说

明情况，部党组再研究。”我和王振民赶

回学校，经校领导同意，起草了一个报

告，盖上校章，立即送到司法部。

几天后，张福森的秘书打电话告诉

我：“张部长已和政法大学杨永霖校长谈

了，你们可直接去见杨校长。”我听到这

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为了加重分量，

还是请胡显章同志出马，代表学校与政法

大学谈。胡显章同志开门见山地说，清华

与政法大学，渊源久远，关系非同一般。

当年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法学教师几乎全

部到了政法大学。现在，清华要恢复发展

文科，建设法律学科，希望得到政法大学

和杨校长的支持。杨永霖校长听后热情地

说：“在司法部党组（他是党组成员）开

会时，张部长提出让我们支持清华办好法

律系，应该说是义不容辞。当年建政法大

学时，我们全靠清华支持，现在政法大学

图书馆的很多藏书，还盖着清华图书馆的

章。清华有困难，我们不能不支持。但你

们要调马俊驹，我个人做不了主，必须经

常委会研究讨论，也有个向全校怎么交

待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内部再研究一下

吧。”胡显章同志一再表示感谢，同时也

强调事情比较急，因为很快就要申报学位

点了。

杨校长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

望。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时间，7月初，我

们接到政法大学通知，同意调马俊驹教授

来清华工作。我郑重其事地向马俊驹老师

宣布：“应清华大学要求，经司法部党

组和中国政法大学批准，同意马俊驹教授

调入清华大学工作，请立即办理调动手

续。”马老师笑着说：“你就差绑架我

了。”我说：“我不懂法律，但还知道绑

架人犯法，所以没敢做。”

马俊驹教授的到来，是清华法学教师

队伍建设的转折点。它给出了两个信号：

一是清华大学办法学学科，起点很高；二

是马俊驹这样的知名法学家都去了清华，

说明法律人才在清华有用武之地。从此，

清华法学院，乃至整个文科，迎来了队伍

建设的新局面。

老领导何东昌同志把我叫到他家，对

几个月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告诉我照

这个路子继续往前走。

广聘名师

90年代后期是清华大学为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完成综合性大学学科布局的关键

时期。瓶颈是文科，文科的瓶颈是队伍。

王大中校长和贺美英书记曾“十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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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学院”，听取意见，亲自部署。马俊

驹教授的引进，增强了我的信心，法律学

系的人才引进工作出现了新局面。至1998

年，法律学系的教师人数已增加到19人。

著名法学家王保树、张明楷、张卫平、王

亚新等都先后进入我的视野，有的已经调

入。在1998年的暑期干部会上，学校领导

安排我就法律学系的人才引进工作做了个

发言，我讲了40分钟。参加会议的同志注

意到，一向不苟言笑的王大中校长，在

我发言时大笑了三次。王校长在总结讲话

时，强调要像法律学系一样，重视人才引

进工作。1999年，我接替即将退休的孙殷

望同志兼任了人文社科学院党委书记。从

此，法学院、人文学院的人才引进工作都

由我主要负责，学校批准的引进对象由我

来进行具体操作。

90年代末，人才流动远没有像现在这

样容易，人才的单位所有制观念根深蒂

固，几乎引进的每一位教师，都有一段曲

折的故事。我本人也确实得罪了一些单位

和个人，因此“臭名远扬”。比如，在引

进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原副所长王保树教授时，就惊动了一位

中央领导同志。因为有人反映，清华以重

金和大房子为条件挖走了王保树教授。这

位领导同志就让秘书给清华打电话责问，

并让教育部调查。我只好写报告澄清，说

明王保树教授来清华，只享受和清华其他

教授同样的工资待遇；而且由于清华新建

的住宅未建好，王保树教授只住一室的房

子，将来也是按清华教授标准解决住房。

著名社会学家李强教授当时是中国人民大

学社会学系主任，经我们做工作，他答应

来清华工作，结果引起了人民大学领导的

不满，告到教育部。著名伦理学家万俊人

教授从北大调来清华，也费了一番周折，

甚至有人写信给清华故意说他的坏话，希

望清华不要引进他。我请万教授喝茶，畅

谈几个小时，确实感到他是一位人品、学

问俱佳的难得的人才。后来实践证明，他

领导的清华哲学系，在短短的10年内，已

跃为全国高校哲学学科前列。

那些年，我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地，登

门拜访知名教授，有时彻夜长谈，再找所

在单位的领导，请求支持。几年中，经我

亲自操作引进的文科师资近120人，其中

法学院50多人，人文社科学院（包括后

来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

院）60多人。清华文科的许多学科带头人

都是那时引进的，如法学院的王保树、马

俊驹、张卫平、张明楷、何美欢、王亚

新、高鸿钧、车丕照、傅廷中、朱慈蕴、

王晨光、李兆杰等；人文社科学院的万

俊人、李强、闫学通、刘石、罗纲、解志

熙、李伯重、彭林、吴彤、卢风、刘兵、

邹广文、王晓朝、景军、沈原、张小军、

李正风、杨永林、王宁、刘世生、罗选民

等；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李希光、尹鸿、李

彬、崔保国等；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曹德

本、韩冬雪等。人们也因此送给我一个绰

号，叫“挖爷”，就是专门挖人才的。

有不少兄弟单位因此把我视为“危险人

物”。

清华引进人才，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

大波。一些兄弟院校将清华告到教育部，

王大中校长参加大学校长会时成了众矢之

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听到后，心里

很难过，忠厚善良的王校长受到无端指

责，都是我惹的祸，真想请王校长给我个

处分，以谢天下。

说句老实话，我参与引进的人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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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想要引进的二分之一。由于种种原因，

很多人没有引进成功。往往是清华一要引

进，兄弟单位马上重视起来。有好几位原

来没担任重要职务，听说清华要引进，

马上被提为法学院院长，甚至副校长、

校长，结果就调不走了。有的教授很难为

情，向我道歉，我听了之后很高兴地说：

“如果你们学校听说清华要引进你而对

你重视起来了，那说明我的工作没有白

做。”当年那些未能来清华的教授们，后

来都成了我很要好的朋友。

现在我回想起身负使命、广聘人才的

日子，仍历历在目。那段时间，有时激动

不已，有时垂头丧气，喜悦和悲伤交织，

还真有点刻骨铭心。

排忧解难

教授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清华，并不意

味着引进工作的结束。最重要的是，要使

这些人才有用武之地，少后顾之忧，很多

后续工作要跟上。

一般地说，工作岗位问题不大，因为

本来就是根据学科布局和岗位的需要引进

的。关键是解决好办公条件、住房、家属

安置、子女上学以及一些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这些工作看上去很具体、甚至琐碎，

但对于一个初到清华的人来讲，却是至关

重要的。

清华办公条件有限，只能逐步改善，

一般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就说清楚了。但我

们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做到最好。法学院何

美欢教授是从香港大学引进的加拿大籍教

授，她对内地的大学了解一些。在来清

华报到时，自带了不少办公用品，甚至连

胶水、便笺、剪刀都带来了。她一进办公

室，发现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桌椅、书

架、计算机、电话、热水瓶及各类办公用

品一应俱全。她很感慨地说：“毕竟是清

华啊！”

解决引进教授的住房问题，由我直接

负责。在他们报到之前，我都事先与房管

处沟通好，在不同地点提供几套同类条件

的住房，供他们挑选。只要有可能，我会

亲自陪着他们去看房子。我还特别提醒

他们，一定要夫人来挑。因为我发现，在

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决定权更大一些。有

一位教授夫人从天津赶来看房子。我骑着

一辆破自行车带着她，在校内跑了几个地

方。由于是炎热的夏季，我满头大汗。这

位教授夫人非常感动地说：“我还从未听

说过一个大学的校长助理用自行车带着教

师家属到处看房子。”以后，逢节假日他

们夫妇二人常来看我。

家属的安置确实是一大难题。一是校

内岗位有限；二是夫妇二人不能安排在同

一个院系。我非常感谢校图书馆、出版

社、学报编辑部、企业、后勤、街道、附

中、附小和有关的院系。他们帮助安置了

很多教师家属。校内实在解决不了的，我

就帮助联系学校附近的单位，一般也能得

到妥善解决。

多年来，我同幼儿园、附小和附中一

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引进教师的子女

上学、入托问题上，附中、附小和幼儿园

给了很大支持，为老师们解决了不少后顾

之忧，他们同样为清华文科的师资队伍建

设做出很大贡献。我记得吴仪同志在担任

国务院副总理时曾经说过“人际关系也是

生产力”，我认为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

有实际体会。

对新引进的教师，有个在生活上关心

到位的问题。何美欢教授眼睛出了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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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帮她联系了一位著名眼科专家，并

亲自陪她去医院。没想到这件事给她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2005年，她在纪念法学

院复建十周年纪念文集《明理情怀》上发

表了一篇题为《一个海外华人在清华的日

子》的文章。文中说：“在北美工作时，

也算得上是个要员，但生病时，也只能得

到花店送的花。大老板亲自陪同找大夫，

这是绝无仅有的事，而我却在清华得到这

种礼遇，这既是领导本人的优点，也是清

华的优良传统。”除夕夜里，有位教授的

孩子发病，我赶紧陪他们先去校医院，

再到北医三院，帮着他们跑前跑后，直

到凌晨。

我大学毕业后曾在车间接受过两年多

“再教育”，干过钳工和车工。水利系在

河南三门峡办学时，我曾负责疏通院子里

的下水道。没想到几十年后都派上了用

场。有位教授家里通往下水道的管路堵

塞，找人修了几次没解决问题，我赶去帮

助修好了。还有位教授从日本回国，刚搬

进新家，热水器打不着火，问我哪里有修

热水器的。我分析，很可能原住户使用热

水器时间长，电池没电了，我就事先买了

一节电池带去换上，立刻就打着了火。有

一天，一位教授很着急地给我打电话，问

我哪里有修电视机的。他家的电视已9天

没有图像，儿子天天喊着要看电视。我问

他，打开电视后，电视机有没有反应，他

说只有雪花没有图像。我判断，可能是天

线接触不良，就带着改锥和钳子去了。果

然是固定天线的螺钉掉了，拧上后电视立

刻恢复正常。他还以为我会修电视，其实

我一点也不会。我发现，文科的教授们确

实不太擅长动手，自行车有点响动也到修

车铺去修，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一来二

去，教授们都说：“李老师不愧是学工科

的，什么都会修。”我暗自发笑，我这点

本事，都是“小儿科”。时间长了，我

和教授们不仅仅是工作关系，而且成了

很要好的朋友。和许多工科同行相比，

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文科的朋友

多，而且都是一些大牌教授。这是多么

难得！

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想

到10年后，这批教授又帮了我的大忙。

2007年，学校又调我去主持国家大学生文

化素质教育基地工作。无论是开设文化素

质教育核心课程，举办人文讲座，还是开

展校园文化活动，都离不开文科教授们的

支持。他们有求必应，确实给了我很大的

支持和帮助。有一次，教务处郭庭华同志

打电话给我，说学校决定增加几门向青海

大学直播的课程，但老师们都不同意，很

难落实，请我帮忙做点工作。我就一个

个给相关的教授打电话，半个多小时就

落实了。

和文科教师相处，我是一个很大的受

益者。我的文史哲底子比较薄，就想多看

一点书，有不明白的地方，经常向他们请

教，使我有了不少长进。直到现在，我一

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抄起电话就给相关的

文科教授打电话，他们总是给我解答得一

清二楚。

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一个工科出身的

人去做文科的工作，是可惜了，奉献了。

可换一个角度看，我得到了很多。在清华

文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不但尽了自己的

一份责任，而且我的朋友更多了，精神世

界也更充实了。

（原载《清华大学文科的恢复与发

展》，清华大学出版社，庄丽君等编辑）


